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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化：文学作品经典化的一个重要指标 

——一种文学研究新方法的可能 

卢敦基 

【摘 要】：文学的经典化，一方面由专业研究机构评骘认定，另一方面，则由读者大众百姓自发造就，而后者

或许更为重要。大众百姓在生活中或有意或无意地频繁使用文学作品中的内容和表达，使得文学作品的各个组成部

分广泛进入生活领域，最终使该作品获得经典地位。此即文学的生活化。这种文学经典化的独特过程建立于雅俗共

赏的基本原则之上。而始生于唐、确立于明的雅俗共赏文学鉴赏标准，则是中国话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着深

厚的历史根源和民族特性，与其他许多国家的标准有相当的差异。大众百姓需要优秀文学经典作品，是出于认知、

交往、学习模仿、表达生命体验和精神追求等各种需求。文学生活化的表现途径十分多样，有专名、词汇、人物、

场景、解读戏研、衍生等种种。在今天这个大数据时代，检测文学生活化的数据，为判别文学作品的经典性提供了

一个较为准确的依据。文学生活化的研究有可能打开文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关键词】：文学经典化 生活 雅俗共赏 计量方式 

作家总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的人读到。所以新创作的文学作品如何争取产生更大影响并流传下去，换言之即文学的经

典化，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学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实际努力方向与学术研究内容。十多年前，国内学术界对文学经典化已有过较为

热烈的讨论，对其概念、形成过程及变迁规律等有较为深入的探讨。1相形之下，文学创作和评论界似乎更自觉地行事：对一些

予以重视的作品，必召开研讨会，撰写专题评论，并以进入选本、获得奖项为标志，以占领作为教材的文学史著作为最终归宿，

此情形正如哈罗德·布罗姆在《论经典》所说“经典的原义是指我们的教育机构所遴选的书”2。不过此类行为都较具有单方面

的意味。同时，我们也都看到，文学经典化在人们的生活中一直悄无声响地大规模地进行。优秀文学的大多数接受者即大众百姓

并不很关心学术话题，也不一定受专业文学评论的影响，他们只以是否感兴趣为标准选择阅读对象，也以此标准将读到的内容加

以广泛使用，这才是文学作品在社会生活中流传的通常情形。 

所谓文学的生活化，指的就是文学作品的各个组成部分广泛进入大众百姓生活领域的情形。文学作品的任何一个组成构件

——人物、情节、对话、描写、场面……甚至衍生物都可能进入大众生活。而且进入生活形式多样：最普通者言说、交流、曲解、

嘲谑；超越普通的爱好者很可能模仿、借用；更倾心且具创造性者则可能改写、续写、戏研、写同人作品等等，此外还有影视、

戏剧、小品、相声、动漫、歌曲、文创产品等种类繁多的演绎方式。大众生活无所不包、无远弗届，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到

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皆在其内。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作品生活化的广度、深度和时间延续的长度，可以说是文学经典化的一

个可度量的标准。这些文学作品，有可能是成为经典后进入生活，更有可能是由于进入生活太深太广，进而成为经典。在文学生

活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加以测量的今天，它很可能成为一个较为客观的标准，尤其是相对于专家学者的专业评判而言。 

文学的生活化之所以可以测量，是因为在当下，人们的日常活动已经高度网络化和社交媒体化，而互联网，包括微博、微信、

博客、QQ、B站、抖音、推特、脸书(现改名为“元宇宙”)、照片墙、YouTube等社交媒体以及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是有记

忆的，人类行为都会在其中留下数据痕迹。当海量的个人数据集合在一起，便构成大数据，从中可窥探人类整体的生活方式及其

演变。譬如，《韦氏词典》将 vaccine(疫苗)选为 2021年的年度词汇，该词典总编辑指出，该词在 2021年的搜索量同 2020年相

比飙升了 601%,比 2019年增加了 1048%。这就是测量人类生活的一个个案。3同理，我们也可以基于人类的文学行为数据对文学

生活化的具体表现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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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大家对于生活化这一文学作品经典化的路径完全无知无觉，那是厚诬。但对这一路径没有足够的重视并探讨其作为一

种新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可能，则是事实。应该说，在当下文学评论和研究的话语体系中，文学作品的生活化这个概念尚未形成，

遑论深入研究它的发生情形和内在机理以及它在判别文学作品是否经典方面的应用。笔者对此积思有年，此次勉力写出，以求教

于识者方家。 

一、文学经典生活化的内在依据 

将文学作品的生活化作为认定文学经典的关键标准，必须先谈中国判别文学经典的重要原则——雅俗共赏。雅俗共赏原则

是文学经典生活化成为可能的内在依据。一个社会尽管经常存在高级文化与底层文化的分野，但对某些东西，仍有达成共识的可

能。确认了“雅”与“俗”对文学经典的反应有极大的相通，文学的生活化才能作为经典判别的有力依据。 

雅俗共赏是判别文学作品是否经典的重要原则，在今天的中国，其实大家殆鲜疑问。这个判断所包含的意思是：凡是雅俗共

赏的文学作品均是经典作品。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不能雅俗共赏的就不是好作品。我们承认针对上层的文学作品也有经典，中国南

北朝以前的文学，这种情形尤为普遍。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在中国目下，大家都认为：符合雅俗共赏标准的文学作品，

应属经典之列。 

雅俗共赏原则尽管确立较早，但以专文来讨论，始见于朱自清的《论雅俗共赏》。其文作于 20世纪 40年代末。比较有意思

的是，这个原则似乎人所共知，并且大抵皆无疑义，常被当做不言自明、跨时通用的共识和立论前提，所以在朱自清后，后续的

相关研究和讨论也很少见到。但实际上，朱自清对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仍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自民国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建

立和对人民大众历史地位提高的强调，自胡适《白话文学史》开始，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重要性才被极力提升，朱自清也明

确标出自己讨论这些问题是站在“现代的立场”。“所谓现代的立场，按我的了解，可以说就是‘雅俗共赏’的立场，也可以说

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4不过，这种重视民众的立场，实际上并非始于民国，且看雅俗共赏

一词出现的时代，就可管窥。“雅俗共赏”一词，朱自清说：“从语气看来，……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5这个推断颇

为近情。据刘洁修考定，“雅俗共赏”一词首见于明代孙仁孺的戏曲《东郭记·八·绵驹》:“今者来到这高唐地面，闻得有绵

驹善歌，雅俗共赏”。6 而雅俗共赏的概念作为文学作品优劣判别标准的出现，实则更早，可能始于唐代。唐代一些诗歌的普及

流行等众多人所共知的例子就是明证，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等则一直延续了此传统。归根结底，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在唐宋时期

有重大变革，安史之乱后门阀制度逐渐式微，社会等级不再固定，阶层流动加速，钱穆将唐以下之中国社会称为“科举社

会”,“但划分宋以下特称之为‘白衣举子之社会’,即‘进士社会’,则更为贴切。”7从唐代的半门阀、半官僚的政治形态向宋

代的科举官僚政治的转化过程中，大批中下层士人崛起进入主流社会，此即学者所论宋代的“世俗化、平民化、人文化”8。正

是这种社会的巨大变革，让平民百姓逐渐走上历史的舞台，他们的人生观、美学观等等也随之逐渐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宋

代柳永虽被加诸“词语尘下”9“多近俚俗”10 等评论，但终究改变不了柳词的广泛传播局面。“明代是通俗文学洪流滚滚。”11

明中叶后诸文学大家先后皆有肯定通俗文学价值或重新认识雅俗关系的言说。 

在此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社会上下阶层的互通性，哪怕是从明朝再上溯一千多年的轴心期世界各文明中，在中国的表现仍是

最为突出的。印度的种姓制度隔绝了民族内部，犹太教的上帝唯一选民说隔绝了自身与他者，而中国自古以来虽有“四夷”的认

定，但以文化来作为主要标准，相对地模糊了民族间的其他分野。而在共同体内部，则更是以模糊上下的分野而不是以扩大差异

为旨归。如孔子虽承认人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困而不学”四类，而以“民斯为下矣”作结，但他否认自

己是生而知之者，
12
圣人的自我认定为后代立下了不再盲目高估自己的底线。《中庸》则云：“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

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13强调圣人与凡人皆各

有极致和所限，两者具有深刻的内在相通性。“人皆可以为尧舜”14在《孟子》中首次出现，更是开启了底层民众向上攀升的希

望之门。这一线索在中国日后的社会阶层流动发展中极为关键。它也是雅俗共赏之经典文学标准得以成立的重要思想基础。 

赞同雅俗共赏原则的文学家和批评家会干点什么呢?在文学生产环节，他们会调低语言的难度，汉赋式的表达在此时显然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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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难合时宜，白居易式让老妪能解的诗才是正道。同时他们也明了采用种种技巧让人动情从而迷恋的重要性，反对严格基于事实

的学究式故事叙述，强调虚构和通俗的必需：“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失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

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去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
15
“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正宗也。”

16
在评论领域，评论家们强

调通俗、入耳入心乃民众之必需，即使是出于教化，那种高头讲章终究难入平民胸怀。袁宏道记好读书者读书十年后之言：“予

每检《十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睡去，未有若《水浒》之明白晓畅、话语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释手者也。”17袁

中道也有相似言说：“不知率尔无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传者托不必传者以传。以不必传者易于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

班、马作史，妙得此法。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读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

坡公哉?”18 此处的“高文大册”与“小文小说”便是“雅”与“俗”的两类文体，而东坡之所以流传千古，“小文小说”所起

的作用，甚或高于“高文大册”。清初学问大家刘献廷，闻友人图麟论今世之戏文小说败坏人心最宜严禁，奋起反驳：“戏文小

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也。图麟大骇。余为之痛言其故，反覆数千言。图麟捬掌掀髯，叹未

曾有。”19(惜乎这数千言未存)在评价领域，平民百姓对文学作品的欢迎度成为评价其优胜的关键指标。王昌龄、高适、王之涣

旗亭画壁或许是一个好例。20而白居易的自述则更昭彰显明：“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

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21雅俗共赏原则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地位极其重要。除了以“启蒙”为目的的文学对此原

则表示反对或漠视外，中国人基本上不承认单纯精英文学的高贵性，而宁肯在雅俗共赏的作品中寻找人性的相通。这种态度，哪

怕到了今天，跟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都是判然有别的，也与其他许多国家的标准有相当的差异，这是基于历史根源和民族特性所

具有的本质性特征，是文学领域中中国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原则的独特价值及其影响，值得进一步深入分析与探讨。 

对文学作品日趋流行进入人们生活的状况，古代中国其实一直有人关注。唐代李商隐《骄儿诗》22中的内容可见出三国故事

在当时的流行。白居易自述：“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

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21读者沉迷文学以至模仿代入的情形也有记

录：娄江女子俞二娘批注《牡丹亭》,自伤身世，十七岁惋愤而亡。
23
被妒妇迫害、被夫君冷落的冯小青写下了绝命诗：“冷雨幽

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不独伤心是小青。”24一痴女子以酷嗜《红楼梦》致病，父母因之焚书，后哭

死。25为虚幻文学引发的实际争论更是普遍，甚至进入梦中世界：赵之谦誉《红楼梦》为“小说家第一品”。因对其中的人物不

同理解，“梦中复与一人谈此书，久不决。余忽大悟曰：‘人人皆贾宝玉，故人人爱林黛玉。’读者俯首而去。余亦醒。此乃确

论也。”25 至于图书市场上，雅俗共赏的作品更是有实实在在的销量。郑光祖“偶于书摊见有书贾记数一册云，是岁所销之书，

《致富奇书》若干，《红楼梦》《金瓶梅》《水浒》《西厢》等书称是，其余名目甚多，均不至前数。”25 文学作品生活化的记录，

随着文字资料的增多而渐长。 

但是在古代中国，这种文学生活化的记录存在种种限制，以致于它无法承担评判文学作品的部分功能。为何?一言以蔽之，

就是样本太少、太不充分，所以仅仅被当作个案而拈出，而很难具有代表性、普遍性。产生该现象的缘由大致有如下几点：一是

由于识字率低，普通百姓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大多只能停留于口头这一层面，很难在文字上得以充分表达，故难以生产可供保存的

评论文献；二是从事笔记写作的文人，出于阶级、阶层的隔阂，平常少有机会聆听平民大众的精彩评论，故亦无法记录留存；三

是社会还没有形成一个舆论公共场地，除非是政治和生活相关极为紧密的诸如灾荒、冤情等话题，其它内容根本没有机会得到充

分的发表和关注；四是整个社会缺少科学研究的习惯和氛围，更不会有人将这些内容当作研究对象和材料专门搜集整理。 

但是，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文学生活化的现象日益宽泛并以多种形式被广泛记录，完全有可能作为文学

经典认定的一种可计量的材料。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大众识字率和受教育率的显著提升。最新研究指出：

“‘七普’公报显示，2020 年我国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91 年，按照通用的学制年限标准，约相当于高中一

年级的水平。……这些数据表明，得益于过去几十年的教育扩张，现阶段我国人口的整体教育状况在持续改善；较年轻的队列在

其中受益更多，人均教育水平相对更高。”26 这样的情况与一百多年前民众主要靠耳朵听说书、靠眼睛看戏曲的接受状况相比，

已迥然有别。今日的大众，不仅能轻松识读文本，而且可以用文字和音像形式发表自己的观感和评论，范围之广，无所不包。这

也就是说，大众能够充分地将文学作品应用到自己的生活领域。其次，文学生活化的大众表达平台已经存在。随着社交媒体快速

发展，大众已根本无需借助古代的雕印、题壁、手抄、演唱或是现代的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等渠道来表达自己对文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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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可以借助微博、微信、博客、网络论坛、抖音、B站等平台畅所欲言，信息流传的广度、速度远非传统传播方式可比。最后，

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使得文学生活化的计量成为可能。面对社交媒体上海量多模态式的文学生活化信息，人们已不会束手无策。随

着数字人文和计算社会科学等学科的蓬勃发展，基于计算机的数据采集、分类和检索技术日益成熟，基于复杂算法的诸如聚类分

析、对应分析等统计方法，以及各种数据的可视化呈现方法日渐推广，这一切使得文学生活化的科学化计量成为可能，而数据的

精准给经典文学的认定提供了一种较为客观的依据，这也正是这一新方法区别于传统文学研究基于纯理论推演与思辨之处。甚

至可以说，正是大数据时代这种精准认定的可能，使文学经典的雅俗共赏原则真正树立了起来。 

二、文学经典生活化的表现形态 

经典文学作品的生活化现象，即使在全球领域看都是存在的，当然其意义可能有所区别。 

研究者研读文学经典有明显的职业特征。托马斯·福斯特认为，文学教授阅读文学，时时刻刻都不会忘记三个词：“记忆。

象征。模式。”27 哈罗德·布鲁姆则将读书的目的定为四条：清除套话，自我改善，启示他人，善于发明。28 相形之下，笔者以

为约翰·盖尔利的概括更为全面而精当：“学术阅读有其特殊的条件和预期。它是一种工作，以工资和其他形式的认可作为酬

劳；它是一种有板有眼的活动，受几十年来的阐释与研究规范的支配；它提倡一定的警惕性，超脱于阅读的愉悦之外，鼓励批判

性反思；它是一种公共活动，受到其他专业读者的评判。文学研究凭借以上几点进行自我定义并保持自己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状

态”。29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是撰写学究式的评论和研究论文以及专著，这些成果一般在经过审核后问世，在专业化的领域中发挥

作用。简言之，研究者是在职业性这个维度上阅读和评价文学的。 

而普通读者的文学作品阅读，则与他们的全部生活息息相通。仅从动机上说，普通读者阅读文学与专家读者就完全不同：首

先，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娱乐和消遣，这是无可争议和无可非议的。其次，出于提高自己学识、素养的目的，借此炫技的也有相当

部分，这在青少年读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最后，是指定阅读，特别是在意识形态要求和社会主流意识驱动下，读者在接受教育

过程中被指定阅读。这类阅读对于文学经典的普及也是必须的，而且要承认它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普通读者对于优秀文学作品的需要，有着相当必需的理由： 

一是认知。普通读者借助文学经典中呈现的人物、社会关系、场景等种种面相，可以简捷地甚至更透彻地认识身边的生活。

“作家的职责之一就是描述和命名新的经验。只有在完成了这类创造性工作之后，大多数人才能认识到、进而清楚地表明他们的

困境及其根源。”30比如韦小宝就可指代讲义气但又猾头机智的朋友，“二桃杀三士”就可拿来隐喻老板挑拨员工之间的矛盾的

某种方式，而武侠小说中“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式的抢夺秘籍也可拿来指认生活中由优被贬的某种情境。微信朋友圈中出现的

感慨：“什么是成长?无非是苦难的 72变，阻挡你的 81难”,可见读者下意识地将经典文学(《西游记》)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认

知过程。认知功能在青少年人群中采用较为普遍，由于他们的生活经验还不够丰富，相当程度上需要由经典文学提供的模式出发

来认识现实生活，让他们简便快速地理解社会和人生。尽管其间很可能存在误读和误导，但效率仍是很高的。 

二是交流。交流对人们而言尤为重要，它是人类由原始动物进化为人极为关键的推动工具。有了交流，才有合作与竞争。如

果交流的主体属于不同的文化群体，相通的文化作为交流工具尤其必需。借助流传广泛的文学经典，可以迅捷沟通个体、形成共

识、共情，创造良好的交流氛围。一个很好的例子是 2000年和 2001年金庸在杭州主持的“天堂硅谷峰会”,是为当时引领时代

潮流的全球华人圈网络精英峰会。据与会的朋友介绍，当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网络精英，文化背景相去甚远，见面除了谈技术

外，全靠对谈金庸武侠维系。在此情形下，金庸前来主持，大大方便了技术精英圈子中文化认同感的迅速产生和建立。建立在文

学生活化基础之上的交流，可以明显加快人们相互认同的速度，加深彼此认同的程度。 

三是表达生命体验和精神追求。文学经典作品经常携带此种功能。当文学经典自觉不自觉地内化于读者心中，这种功能便被

经常性地使用，并且在读者心中不断被强化，成为造就某种性格特征、行为风格的主要内因，甚至成为驱动人生前进的动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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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深刻阅读体验的读者应该都有这样的体会。比如在金庸的武学世界中，“多种多样的青少年都可以成为武林高手，不管他

出身是低贱抑或高贵、脾气和性格是如何特别。金庸摒弃了对成才之路应该如何走的单线和唯一回答。”31读者各随所爱以这些

人物身上学习成长、体验生命。《平凡的世界》阅读热潮持续不衰，也是因为万千读者认同孙少平这个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

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进而希望并鞭策自己去奋斗。 

经典文学生活化的形式非常丰富，它非常广泛且经常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任何生活空间。下面姑且从六个方面予以罗列归纳： 

(一)专名 

专名，这里指文学著作渗入大众生活的各种专门名词。此类品种繁多，略列于次：作家名，作家因其伟大作品而有名。多产

的作家，更由于其代表作一时难以遍举，遂以作家名代之，譬如微博有文章，“2021 年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读金庸”32,便是以

作家名指称其所有作品。作家被人称道的广泛与频繁程度，很大意义上便是作家的伟大程度。 

作品名。出色的作品自会广泛传播。如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以及鲁迅的很多作品名。值得注意的是，经典化之后，其作品名往

往具有泛化含义，可用于指称生活中的诸多现象。“三国演义”常用于指当下的新型大国关系，如“解析中俄美‘三国演

义’”33;“红楼梦”常用来指豪门恩怨或繁华成空的经历；“西游记”可指中国文学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如有著作便名为《〈红

楼梦〉的“西游记”:〈红楼梦〉英译趣谈》34;“连城诀”可指城市间的一体化，比如新闻报道，“长三角上演‘连城诀’”35;“神

雕侠侣”可指工作或生活中笑傲江湖的贤伉俪，如有报道，“诺奖得主爱德华夫妇：科学界罕见的‘神雕侠侣’”36。不一而足。 

人名。这一条要特别与“人物”区别开来。这里专指大众生活中袭用文学作品中著名人物姓名的情况。其实，这种情况在以

前发生的概率较低，很少有姓刘、姓孙、姓贾的父母将儿子起名为刘备、孙悟空、贾宝玉。然而，在网络社会出现后，网名中袭

用或化用文学作品人物姓名的情形多了起来。有些公司还推崇“花名文化”,以经典文学人物为自己取外号。比如，在阿里巴巴

集团里，马云自称“风清扬”,张勇为“逍遥子”,邵晓锋为“郭靖”,彭蕾为“林黛玉”,37等等。 

地名。这一条也有两种情形。一是原先著名和不太著名的实地，经过作家的生花妙笔后，其知名度得到更显著的提高。如王

羲之笔下的兰亭、李白笔下的桃花潭、天姥山，苏轼笔下的赤壁、石钟山，朱自清笔下的梅雨潭、清华园荷塘，金庸笔下的大理、

襄阳、桃花岛、雁门关、风陵渡、烟雨楼、燕子坞 38等等。另一是作家虚构的地名，由于其脍炙人口而尽人皆知，如吴承恩笔下

花果山、水帘洞、盘丝洞、高老庄，曹雪芹笔下的荣国府、宁国府、大观园、铁槛寺，鲁迅笔下的未庄、鲁镇，金庸笔下的绝情

谷、缥缈峰灵鹫宫、华山思过崖等。 

其它专名。视作品情况，各种流传开来的其它专名不一而足，不胜枚举。食物名如人参果、唐僧肉、太上老君的金丹、人血

馒头等；兵器名如青龙偃月刀、板斧、金箍棒、芭蕉扇、屠龙刀、倚天剑、打狗棒、玄铁重剑等；器物名如羽扇、风火轮、白玉

净瓶、圣火令、葵花宝典等；法术名如紧箍咒、定身法、分身术等。其他还有建筑名、衣饰名、武术名等等。 

(二)语汇 

语汇，大众对文学著作中经典词语广泛袭用，形成一些新的固定语汇。这大抵可以分以下三种情况： 

名句。唐诗已经作出了辉煌的范例。兹不再举。二十世纪的诗作也可以按此标准予以识别其为经典与否。譬如，我们可以在

社交媒体上检索徐志摩的“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卞之琳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臧克家的“有的人活着，他已

经死了”,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等，可从其使用频率、分布范围和改写程度等方面来衡量其经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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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伟大作品铸成成语的概率极大。但随着语言的成熟，后来作家贡献成语的难度明显加大。经典作家通常能为语言提供

新材料，或是化用前人语言发扬光大，或是自创新语，丰富语言。据研究者考证，苏轼直接或间接创造的成语多达 553条，其中

从前代作品中化用的共 427条，新创的有 126条。
39
二十世纪以来，由于文言文被白话文取代，传统的成语产生方式受到极大挑

战，作家创造成语的难度极度提高，在此情景下能创造出新成语的作家更为大师。然而，经典作家还是能化用或创造出脍炙人口

的成语来。譬如，成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出自朱熹的《中庸集注》,其在“谷歌”中搜索量为 149 万，微博上有 784

条。金庸在《天龙八部》中将该成语化用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后者在“谷歌”搜索量为 61.6 万，微博上有 617 条 40,考虑

到《天龙八部》成书于 1963年，至今尚不到 60年，可见该成语改造的成功性。此外，金庸还新创了“大巧不工”“华山论剑”“左

右互搏”等成语，以及“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无招胜有招”“怜我世人，忧患实多”“大闹一场，悄然离去”等脍炙人口的

类似谚语的警句，乃至“布袋和尚——说不得”41等歇后语。由此可见，经典作家能为民族语言提供丰富的材料，从而实现对民

族文化的建构和再建构。 

(三)人物 

是否塑造出有深刻内涵和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是叙事类经典文学的关键。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如关羽、诸葛亮、曹操、

宋江、武松、孙悟空、猪八戒、白骨精、王熙凤、林黛玉等等，都已不可磨灭，并深深影响大众生活乃至民间信仰。现代中国文

学也提供了阿 Q、孔乙己、祥林嫂、闰土、翠翠、吴荪甫、骆驼祥子、虎妞、觉慧、方鸿渐等一系列经典形象。再以金庸小说而

言，塑造了不下数百号深入人心之人物，最典型者如郭靖、黄蓉、黄药师、洪七公、杨过、小龙女、张无忌、乔峰、段誉、令狐

冲、韦小宝等等，各具风神、见之难忘。即便诸多次要人物，诸如桃谷六仙、蓝凤凰、平一指、周颠、胡青牛、茅十八、风波恶

等，也均有突出特点。据说，20世纪 70年代初，越南国会有议员吵架，一个骂对方“是搞阴谋诡计的左冷禅”,对方回骂：“你

才是虚伪阴狠的岳不群。”42可见《笑傲江湖》里的人物在当时的越南可谓人所共知。文学人物是否活在大众的生活中，可以说

是判别其所属作品是否经典的一个关键指标。 

(四)场景 

文学著作中的一些场景，加以精当的概括后被广泛应用于指称类似的生活情况，如《三国演义》中的“三英战吕布”,即可

用于以三敌一的普遍情形，“舌战群儒”可指同多人辩论并驳倒对方。《红楼梦》中“林黛玉进贾府”多被用来指初来乍到的情

形。其他如“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黛玉葬花”、“逼上梁山”“火并王伦”、“桃园结义”“三顾茅庐”“借东

风”“草船借箭”“空城计”“火烧连营”“决战光明顶”“掌门人大会”“英雄大会”“华山论剑”“风陵夜话”等等著名

场景，皆可应用于描述具有类似性质的日常活动。比如，在“人民网”43中检索“华山论剑”即可得 1090 篇相关报道。稍作计

算便可发现，其中涉及金庸的只有 108例，不到 10%。绝大部分“华山论剑”用于指各种生活里的事情，诸如“技能大赛”“体

育运动会”“主题沙龙”“高峰论坛”之类，领域涉及政治、经济、科技、体育、教育、美食、音乐、影视、网游等。由此可知，

“华山论剑”的场景已经高度生活化，远远超出在文学领域的使用频率。某一场景被应用得越普遍，该原著的经典性就越强。 

(五)解读、仿作、同人和戏研 

一部文学经典自然有多种多样的解读。如果说名著的标准之一是经得起专家读者多角度的反复分析，在民间，它有着更为丰

富并且更为切合大众生活的解读。前几年，一个在病床上挣扎搏斗的同学托我出版他自己写的《红楼梦》读解。我惴惴不安地前

往一家大学出版社。出版社编辑欣然接受了书稿，说：“你放心。解读文学名著的书都能卖一点。”后来的情况果如所言。蒋勋

的《红楼梦》解读甚至可以出到三大卷两千页，大大多于原作的字数。法国评论家夏尔·丹齐格说过：“杰作能够经得住学术派

的评论，书呆子的评论，错误的评论。更妙的是：它经受得起天才的评论。”44 这里的“评论”完全可以替换为“解读”!事实

上，经典文学作品因其内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必然能为生活其他领域提供参照，提供给人们千百种解读的可能。我们平常所说

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即是此之谓。譬如，金庸小说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文学领域，以下著作便是金庸小说在非文

学方面的跨学科解读，如下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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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金庸小说的跨学科解读 

非文学领域 著作名 作者 

政治学 《金庸政治学》(一)(二) 叶克飞 

经济学 《金庸笔下的经济学》 汤大友、陆新之 

管理学 《如何成为带头大哥：金庸武侠中的管理学案例分析》 陈禹安 

法学 《金庸武侠中的法律学》 黄豹 

社会学 《原来你是这样的大侠——一部严肃的金庸社会史》 吴钩 

教育学 

《金庸武侠之教育秘籍》 黄宗放 

《有一种教育来自金庸》 岳炜 

地理学 《金庸江湖地理》 李攀、国绘 

历史学 《金庸笔下真实的大历史》 填下乌贼 

哲学、宗教 

《天健地坤：金庸小说的哲学观》 曲庆彪 

《金庸小说中的佛理》 廓万禾 

民族学 《金庸的中国观：〈书剑恩仇录〉与〈天龙八部〉的文本比较研究》 刘逸中 

心理学 

《申晨说：金庸职场心理学》 申晨 

《正与邪:金庸小说人物心理分析之〈笑傲江湖〉》 郑玉虎 

军事学 《金庸笔下的兵法奇谋》 陈志明 

艺术学 《水墨金庸——李志清画集》 李志清 

化学 《武侠化学》 李开周 

生活 《金庸群侠生活志》 吴钩 

职场 《圈子·段子之职场金庸：金庸小说里的公司人智慧》 沈威风 

 

旅游 

《与金大侠同游》 郭梅 

《金庸文化旅游地图》 弥今 

《金庸的江湖：和金大侠一起旅游》 刘刚 

《金庸地图》 吴真 

多个领域 《六神磊磊读金庸》 六神磊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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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皆凡人：从金庸武侠里读出来的现实江湖》 六神磊磊 

《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透过金庸〈鹿鼎记〉看清初政治、生活与文化》 管彦杰 

 

上述著作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六神磊磊对金庸的创造性解读。他善于假借金庸书中的故事和人物，运用春秋笔法，借古讽

今，在金庸小说中挖掘其当下意义，将其类比于生活的场景。比如，《曼陀山庄的形式主义》一文描写了王夫人明明不善于种茶

花，却偏偏自诩种茶花专家，而且要求下人完全按照自己的错误要求来种花。作者进而指出，形式主义的本质是一种上级对下级

的逐级的忠诚检查。《金庸会议学》一文则历数金庸小说中的各种会议，最后总结出一条开会铁律：会议的重要性和参会人数呈

反比。45简言之，六神磊磊对金庸的解读，大量使用隐喻的话语表达，将小说情境与时事热点相结合，进行意义建构和价值呈现。
46 

仿作对于文学经典来说也属必须。晚清以前对于四大名著的续作便层出不穷。还有一种仿作更为直接，即把经典的文本全盘

拿来，仅仅替换几个关键词，譬如，模仿《多收了三五斗》的《多发表了三五篇》以戏谑的手法对高校科研工作人员的状态进行

了白描。 

还有一类是同人小说，同人小说是一种利用现有作品特定元素进行二次创作的文学创作形式。近年以来，《悟空传》《八戒日

记》《李逵日记》等网络小说的流行，也直接证明了古典名著魅力长存。金庸小说也拥有众多的同人作品，最有名的当属引起著

作权侵权的《此间的少年》。其他还有《笑傲青城》、《笑傲江湖之徒手逍遥》、《倚天屠龙飞鹰记》、《执掌光明顶》、《天龙里的剑

客》、《全真门徒》、《射雕之杨康列传》等等。 

此外，戏研是新出现的一种文体。它采用正宗的学术研究形式，内容却以虚构文学为主体。这种著作刚刚出现却也能风行一

时。比较典型的有新垣平的《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和《剑桥倚天屠龙史》。47 其中《剑桥倚天屠龙史》共分十二章，有八个附

录。章节中有“元朝中期政局变动与汝阳王藩府的崛起”“武当的崛起及其与少林的冲突”等，附录中则有“谢逊思想传

记”“韦一笑传”“小龙女身世考”等内容。可谓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六)衍生作品 

衍生作品，指以文学经典为蓝本，在文艺其他领域衍生成的各类作品。古代时期的衍生作品多以戏曲、评话等为主，到了如

今，衍生作品更是种类繁多，电影、电视剧、歌曲、动漫、游戏、文创等等，不一而足，充分展现出大众传播媒介的威力，同时

也表明了大众文化对经典文本的渴求。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8年 10月，以金庸小说为题的电视剧已超过八十部，电影也有

约七十部，漫画则逾九十种，至于与金庸影视相关的歌曲，粗略估计，也直逼三百首。其他周边商品，更如恒河沙数。”
48
金庸

小说的各种文创产品也从平面走向实体，各种文创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印上“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对联的书包、

胡椒粉罐和盐罐、银器吊饰、信用卡，印上各种金庸小说名称或小说人物的年历、钱包、手表、扑克牌、电话卡、鼠标垫、笔插、

笔记本、书签、厕纸、抱枕、雨衣、T 恤、手机壳、茶杯和咖啡杯，还有金庸漫画人物实体化的公仔。49由此可见，金庸小说经

典化程度之深。 

上述种种经典文学生活化的形式在大数据时代大多是可以进行定量计算的。大数据改变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

如今数字人文和计算社会科学研究蓬勃发展，以往通常视为主观化的人类行为，比如文学欣赏和评论、情感好恶、价值观演变，

在大数据时代都可以追踪、归类、量化并计算。作为文学经典化表现的文学生活化也不例外。譬如，我们可以从微博上提取到人

们对文学内容、文学形象、文学语言的使用情况，以此考察其在生活中的渗透程度，进而对其渗透性进行计算。有学者指出，

“2010 年与 1610 年相仿佛。数字文本和话语的激增和存档，以及分析工具的更新和计算方法的便捷，使得 21 世纪成为发明望

远镜和显微镜的 17世纪初的时代翻版。如今所能观察到的不同时空及文化语境中的型式，其规模不啻为以往的数百万倍。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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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何处，借助此类新工具，即可发现有趣的新兴型式。”50这也是文学经典化在大数据时代所呈现出的新气象。 

需要承认的是，虽然我们已身处大数据时代，有着先进的测量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生活化的一切都已测量出来了。换

言之，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文学生活化现象仍只是冰山一角。首先，当下的文学生活化手段大多是基于语言形式的，而形式的多

义或歧义现象在计量中便较难处理。譬如，成语“凌波微步”首见于曹植的《洛神赋》,而“带头大哥”原本便是日常用语，那

么从大数据搜索到的“凌波微步”“带头大哥”的频率在大多程度上应归功于金庸小说的影响，便很难估算。而且，语言形式有

诸多变体，有些变体通常会出乎意料，这也难以检索。譬如，大数据中可检索到用以指外科医生的“胡一刀”,以此可测算金庸

小说的影响，但可能会漏掉其他形式变体，如“湖一刀”“沪一刀”“令狐一刀”等。其次，当下的测量手段大多依靠书面文本，

而口语中的文学生活化现象很难测量。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不清楚在全国范围内，有多少人的绰号是“白骨精”“诸葛

亮”“林黛玉”“黄蓉”或“老顽童”,我们也不知道一天之中有多少人使用了“这个白骨精”诸如此类的表达，但可以肯定的

是这个数量必然大大超过大数据所能测量到的数量。最后，非文字形式的多模态化呈现的文学日常化现象很难测量。比如，根据

金庸小说所创造的文创产品，如年历、钱包、笔记本、茶杯、公仔等等，这些产品一年销售了多少?销售到何处?这些也很难计量。

更别说经由金庸小说所增色乃至形成的旅游景点，如大理、桃花岛、断肠崖(位于浙江雁荡山)等，其知名度有多大程度得归功于

金庸，这些都是很难计量的。然而，这些又都是实实在在的文学生活化的表现，只能说文学经典已经融入到生活的毛细血管之

中，我们目前所能提取到的只是其中比较明显的一小部分，也即冰山一角。文学生活化更多的表现仍有待于工具和算法的优化才

能提取出来。 

然而，即便如此，以生活化的种种指标来评判文学作品是否经典，是一条在目前的条件下可行的途径。人们对此的质疑一般

可能会从以下两个角度提出：一是普通读者的审美能力不算很高，是不是会出现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的结果。二是时代的流行经常

会盲目，是不是会发生潮流漫过全无留痕的情形。针对以上的质疑，可以非常有信心地回答：一是由于取样的极端广泛性，个体

的偏差会被大规模的行为所纠正。此正是大众之所以存在的意义所在。而且，普通读者对文学经典的鉴赏能力，在之前被大大低

估了。孙郁曾言，在鲁迅博物馆工作时，偶尔会翻看观众留言，发现各行各业喜欢鲁迅的人很多，深读其文者，领会力并不亚于

文坛写家。民间有高人，他们在生活的基层，带着生活的疑问走进书本，那神态里有生命初始体验的感受，而对于文字的敏感，

社会的认知，为许多书斋中人所不及。51二是确实存在某些文化产品短暂流行过后却了无留痕的现象，每个时代均有自己的流行

主题，但这只要通过拉长取样的时间长度，就可非常有效地弥补。笔者郑重提出的参考期限是：60 年左右持续走红，凡是其生

活化程度不稍衰减的，基本上就可直接认定为文学经典。提出这个期限，依据的是中国的一句俗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

西”,意味的是两代人的时间长度。以 20 世纪 40 年代活跃在“孤岛”上海的作家而论，经过 60 年的大浪淘沙般的过滤，如今

仍留在大家的阅读视野中的，恐怕只剩下钱钟书的《围城》和张爱玲的小说。据最近的报道，张爱玲早期的短篇小说集《传奇》

是 1944年在上海出版，一时洛阳纸贵。2005年，新版的早期短篇小说集《倾城之恋》销售大概 50万本，一路到 2020年每年都

维持这个数目左右。
52
60多年后仍有广泛阅读，从这个标准来说，张爱玲完全可以跻身经典作家行列。再以出现于 20世纪 50年

代的港台新武侠小说为例，经过 60多年的磨洗，目前能被广泛生活化的武侠作家也仅存金庸一人。这种认定，比起学者们在学

术领域的同样努力，似乎显得更为有力和有效，更有直接的说服力。它确实是文学在经典化过程中是否取得成功的一个可靠的佐

证。 

三、结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作家到底是不是经典作家，一方面需要看他(她)吸引了多少专家的关注。聚焦于某些作家和作品的众

多的研究者证明了这个判断，如红学和鲁学；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一个大致可控的统计范围获得一种定量的结果来判定，比如

王兆鹏等通过对历代有代表性的唐诗选本、评点资料、当代唐诗研究论文三个方面的数据进行统计并加权计算，排列出了唐诗百

首名篇的排行榜。53如上的观察可以说还是围绕单纯的文学领域来进行的。如果把作品推向更广阔的存在领域，一个作家到底是

否经典，也可以从其作品的生活化的广度、深度和延续长度来判定。这种日常化的、可能是无意识地和潜意识的引用和应用，也

许比权威学者的判断来得更为真实和真切。经典的成就有相当的原因是来自生活化。而在当今信息时代来临，大数据为经典文学

作品的生活化的程度的判定，提供了更为充分的条件，虽然有些技术问题尚待破解，比如，如何在极其庞大的互联网世界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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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数据；需要建立哪些基础数据库；探索并确立一整套精细化的分析标准与模型等，但是这条路径在数据技术取得跃升发展

后，应能在经典化研究中将先前因无法获得确定性认识而被忽视的内容纳入研究视野、得出结论。因此，这也许是今天及未来衡

量文学经典不可或缺的、有效的且较为广阔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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